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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传家斯可慰 □ 合肥 李学军

州历史文化展示馆设在合肥城隍庙，馆中以蜡

像、雕塑、图片以及文字资料等形式综述了合

肥历史文化、老城文化，重点介绍合肥近代龚鼎孳家

族、李鸿章家族、段祺瑞家族和张树声家族“四大家

族”的渊源。其中，龚氏家族在展馆中位列首位。合

肥龚氏祖籍江西临川，因时局动荡辗转迁徙，明初来

到江淮之间的合肥。“一世二世孤苦伶仃，三世四世渐

有书生，五世出一高僧，六世车马盈门……十三十四

两代翰林……”这是一首流传于清代末年的庐州民

谣，反映了龚家到合肥后白手起家，由一贫如洗到成

为合肥望族的艰辛历程。

“合肥龚”的扛鼎人物，当是第七世的龚鼎孳。龚

鼎孳（1616-1673），字孝升，号芝麓，晚号定山，谥端

毅，有“龚合肥”之称。明崇祯七年（1634）进士，初任

蕲水县（今湖北浠水）知县，后擢升兵科给事中。李自

成攻占京城时，受任直指使。入清以后，屡沉屡浮，官

至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龚鼎孳文学上颇

有建树，作为清初的诗坛名家，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

为“江左三大家”。其著述颇丰，仅留存的诗歌就有四

千余首。因文才出众、名重位高，龚鼎孳成为当时蜚

声朝野的文坛领军人物。《清史稿·文苑传》载：“自谦

益卒后，在朝有文藻、负士林之望者，推鼎孳云。”

在《龚鼎孳全集》中，收有多封龚鼎孳写给长子龚

士稹的家书，读之令人感慨。龚士稹曾跟随爷爷奶奶

生活，龚鼎孳在家书中要求儿子孝敬老人，尽心照顾：

千磨百折，有此残生，今亦有相见之期矣。一年之中，

不得家中一信。老爹、奶奶不免受许多忧苦，女可尽

心奉侍。常如我在左右。道路通时，我即图归计，幸

勿悬悬。来银四两，寄用。乱后萧条，不能多寄，容觅

便再作区处也。近状不能尽述，从弟想能言之。

在家书中，龚鼎孳还一再嘱咐儿子，希望其好学

上进，谦虚谨慎，约束从仆，遵守法令。语重心长，关

怀备至。这些可从以下两封信中感受到：汝既入学，

又已完婚，从此渐有成人之事矣。读书作人，务求上

进，应事接物，一味谦谨。僮仆辈尤宜约束，不可纵令

生事也。此间清苦，自是平生本色。但愿汝共守清

白，闭户读书，约束仆从，完纳公税，一切谦慎自持，无

遗远忧，即与吾安贫乐道之心不相悖谬矣。功令凛

凛，想汝所知，不须更叮嘱也。值得一提的是，“读书

作人，务求上进，应事接物，一味谦谨”——这是龚鼎

孳对儿孙的期望，也是其所倡导的家风吧。 龚鼎孳育

有二子，长子士稹，中副榜，官至湖广按察司佥事，所

至以廉能闻名；其词作收入《秋水轩倡和词》。次子士

稚，拔贡生，先后任宿松、怀宁县教谕；著有词集《芳草

词》。父子三人均有词作入选《全清词·顺康卷》。

乾隆年间，龚鼎孳因被清廷列入“贰臣”，作品一度

遭到禁毁。值得庆幸的是，其著述躲过劫难，流传至

今。随着文禁的放宽，清代和民国时期，龚氏后人多次

重刻其作品集。光绪九年（1883）八月，应龚氏十四世

孙龚彦绪（字引生，光绪年间官刑部）之请，晚清重臣李

鸿章以“同里后学”的名义为重刻的《定山堂诗集》作序，

热情赞颂龚鼎孳在清初“赫然为一时人士所宗”的历史

地位，称“二百年后，犹有文孙传其家学，斯可慰也。”

查阅有关资料可知，作为名门望族，数百年间，合

肥龚氏文脉相传，人才辈出。比如，光绪年间，龚照瑗

曾任浙江按察使、四川布政使等职，后出任驻英法意

比等国公使，其子龚心铭、龚心钊均中进士；民国期

间，龚心湛曾以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龚镇洲积极

投身革命，被誉为“铁血将军”，周恩来称其“有德有

年，功在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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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在厢房缝被子，我读乌金帕斯捷尔纳克的小

说《日瓦戈医生》中那位沉默寡言的妇科专家

时，联想起母亲三十年前新法接生的事儿，仿如昨天。

那时，母亲在乡下跟着程先生学当赤脚医生，后来

又术有专攻，做了新法接生的助产士。记忆中，母亲

穿起白大褂，在区医院培训，不到十天，母亲在妇科产

房，形成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小“气场”，处理问题得心

应手、从善如流。凑巧，我正在镇中读初一，生活的窘

迫自不必说，记忆最深的是饥饿。时不时去蹭饭吃，

母亲总是把碗中的肉丁、油渣都捡给我，每次，我总是

一连串狼吞虎咽的动作，而母亲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

忧伤躲在屋角。

回到村里，母亲背起红十字保健箱，走村串户，施

以新法。接生是喜事，母亲和要生的女人，都带着兴

奋苦熬着时间。许多被她接生的小孩，现已不惑之

年。提及母亲时还感激不已，说她衣着整洁，慈眉善

目，非精良妙手，怎能承担此重任。印象最深的是那

年冬天，寒风吹在苍白的雪花上，天上的精灵，覆盖着

冰冻的大地。隔壁村的二大爷半夜三更来敲门，说刘

湾的卢胖子老婆叫着肚子疼，估计要生了。母亲二话

没说，背起保健箱就去了。

母亲就是这样循环往复地穿梭在家与产妇之间。

到底迎生了多少新生儿，怕是母亲自己都数不清了。如

今，母亲老了，头发几乎全白，背也有些驼了，那专注的

眼睛也常借助老花镜，不同的是，她手里拿的是锅碗菜

蔬、针头线脑、手机报纸……但她在家中最喜欢的还是

缝被子。我想起，那些棉被是早已缝好的，她拿出来，加

密针脚。加密针脚没有特殊的用途，谁都不会盖坏一床

被子。但母亲能做的只是这些了。在儿女面前，母亲的

语言与针线的语言一样，绵绵密密但素朴无声。

忽然想起李商隐的“如何四纪为天下”这句诗，随即

联想自己，已是过了“五纪”之人，还有母亲可侍奉，很感

恩。至今记得母亲当年为了让我们兄妹仨补充营养，用

山芋粉搅和成稀，摊成铜钱厚的薄饼，再侧成条状，下入

滚开的水中，加上盐和小葱，那股淡淡的香味怎能不使

味蕾大开。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我家的饭桌上因为

有了山芋粉条而显得格外的珍贵，而这，全依仗母亲的

创造力。

我从母亲身上看到那种敬业精神，虽然还是比较

原始、落后，却开启了家乡新法接生的先河，这是千年

古老职业最终被接生员、助产士、产科医生所取代。

母亲迎生的那段经历，那挥之不去的、标签一样的记

号，像一道灵光，照亮我封存已久的仓储。这远去的

记忆，让我怀念少年的青春岁月，它因苦涩而甘美，因

忧伤而怀念，对一个时代的黑白底色抱持的特殊感情

行注目礼。

母

迎 生
□ 合肥 苏天真

记忆深处的黑胶靴
□ 合肥 黄琼

周六，雨下得铺天盖地，令人心急如焚，

因为晚上要回庐江，参加某君同学女儿

的升学宴。下午四点左右，肆虐的雨势戛然而

止，灼人的太阳又露头了，喜出望外，赶紧出

发！到了酒店，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老同学们见

了面，分外激动，禁不住大家热情相劝，某人动

摇了当晚回家的军心，把酒言欢，车子自然就

罢工了。这可乐坏了最喜欢住酒店的小P孩，

他强烈要求留宿县城目前最新、档次最高的酒

店。

我与庐江，并不陌生，多年来，数次往返，

因为那是某君的故乡！犹记初与某君相识，父

母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开明开放，把自主选择

权完全交给我。我从小生活在县城，在那个计

划经济、物质匮乏的时代，父母端着“铁饭碗”，

虽无大富大贵，但至少衣食无忧。热心的同事

善意地提醒我，说乡下的条件艰苦。可那时满

脑子爱情至上信念的我，根本听不进去。

N年前的那个冬天，我第一次随某君去他

家过年。彼时，合铜黄高速尚未修建，汽车只

能走合铜公路，我们勉强挤上一辆大巴，车上

满是着急回家的旅客，大包小包塞满了车厢。

一路颠簸，晕车的我脸色苍白、痛苦不堪。某

君委婉劝慰：“现在条件好多了，前几年我上大

学时，合铜公路都还没修，需从家坐拖拉机或

三轮车走机耕路到镇上，再坐车到县城转车到

合肥，全程都是县乡砂石公路，百十公里的路

程足足要花费一天时间。”车子走走停停，近三

个小时终于到了，我赶紧跳下车，家人早早在

路边等候，他们手上提着两双长筒黑色胶靴

……从马路边到他家，直线距离不过两三百

米，但全是丘陵及田地，羊肠小路经雨雪后泥

泞不堪。我换上不合脚的胶靴，走在烂泥地

里，一步一滑，歪歪倒倒，走了二十分钟才到

家，浑身上下彻骨冰凉，心情灰暗无比，豪情与

气概灭了一半。

吃饭时，两扇大门洞开，屋里屋外一个温

度。没一会儿我的脚就冻僵了，坐立不安，再

看看盘中菜，已淹没在凝固的白色油块中，难

以下箸。突然，在一阵闹闹嚷嚷中走进几位中

年妇女，家人们赶紧放下碗筷，迎上前，都是一

个庄子里的转折亲——同门叔婶哥嫂们。听

某人讲，按照乡里风俗，谁家新媳妇、新女婿第

一次上门，大家都要凑热闹看望，事后会对新

媳妇、新女婿的外貌长相、待人接物作一番评

论。寒暄一番后，这群人退至墙边，在长凳上

稳稳坐下，家人们又围坐桌边继续吃饭，她们

一边聊天，一边有意无意地瞟一眼饭桌边的

我。这阵势，令我实在没法再笑脸相迎，很不

适应。事后，某君似有责怪之意：对乡邻不够

热情、客气，端城里姑娘的架子。父母与他们

成年累月相处，对邻里的评价看得很重！但我

心中的委屈翻江倒海：“我和她们有交集吗？

过两天我就走了，管不了那么多，莫名其妙。”

入夜，被褥单薄的床上，我辗转反侧，难以

入眠，睡了一夜，双脚竟然冰凉如铁，这时思乡

之情波涛汹涌，大肆泛滥，开始怀念家中那温

暖厚实的被窝，炭火烤得热烘烘的房间……大

年三十晚上，惊天动地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家

家户户都开始了除夕最重要的一项仪式——

年夜饭，也是一年中最隆重、最开心、最放松的

一顿饭。然而，关键时刻掉链子，突然间，整个

乡村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停电了！一年

一度的除夕竟然停电。心中虽早已做好乡下

条件差的准备，可没想到是如此措手不及。大

年初二早上，按某君家乡风俗是吃白米稀饭煮

汤圆，手工搓制的汤圆煮熟后，一个足有垒球

大小，且微微发酸，别人大快朵颐，我却望而生

畏，想想家里从初一至十五，几乎天天早饭都

是母鸡汤下面条加五香鸡蛋，这生活水平差距

也太大了！自己放着好日子不过，跑到这里来

活受罪，鼻子一酸，不争气的眼泪再次蓄满了

眼眶。某君惊慌失措赶紧将我拉进房中，你若

以为他是怜香惜玉，那可就自作多情了！他如

是说：“你有这么委屈吗？也不至于流泪吧！

快别这样，大嫂她们看见会不高兴的，大过年

的流泪不吉利……”意欲拂袖而去，又恐斯文

扫地！在当时，这个乡村在我心目中无异于一

口与世隔绝的枯井……以至于后来，一提及去

某人家过年我就谈虎色变。

不过，也许当年所有的遗憾都成了未来美

好的铺垫。如今的家乡日新月异，合铜黄高速

2007 年就通车了，回去只需一个半小时车

程。从路边到婆家新修了一条水泥路，胶靴退

出了历史舞台。婆家也由过去的平房变成了

三层小楼，卫浴太阳能设施一应俱全。巍巍黄

山寨，悠悠青山湖，是某君家乡附近的一对孪

生兄妹，青山湖婉约柔美，黄山寨雄奇俊秀，山

是水之魂，水是山之韵。山水相依，风景秀丽，

这里已被有识之士相中，正逐步开发打造为旅

游景点。 庐江——我的第二故乡，已奔上飞

速发展的快车道。拭目以待！

上


